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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汪精卫

）年 月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所经过的政治状况，作一个总报告。这个时

期当中差不多是两年，在这短少时期所能报告的，只是一些重要

的事件，而且关于军事方面尚有蒋介石同志报告，财政方面有宋

子文同志书面报告；不过说及政治，不能不连带到军事、财政方

面，不说到便不能明了。所以兄弟今天所说，也要把关及军事、财

政的说个大略。

这两年中政治状况，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第一次大会以后到总理北上奋斗，就是由

年 月至 月。

第二个时期是从总理北上奋斗到总理逝世，这个时期很短，但

关系却甚大，就是由 年 月至 年 月。

第三个时期 月是 到从总理逝世一直到现在，就是由 年

年 月。

先说第一个时期：自从第一次大会发出宣言，说明中国之现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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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解释三民主义之真谛，并决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纲，大会闭会

后，自应该遵照政纲去实行。但可惜那时种种障碍都还未除去，党

的最高权力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理当时要把军事上的同志都

加入在内，所以如杨希闵、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都任为中央

执行委员，如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都任为中央监察委员。总

理之意是想将军事上的同志合拢起来，实行大会的种种决议案，使

大家能真实在主义之下共同奋斗。不料这个意思却绝对不能实现，

杨希闵、刘震寰都在广州有最大的军事上的势力，却都不愿意真

心实行总理的主义的。其时许崇智同志 月后才回还在上海，至

广州，谭延闿同志孤军驻在北江，后来以出发东江受杨希闵军队

之压迫，生存尚且不敢必，更何从说到发展。虽然由总理召集各

将领开过几次军事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提案，到底亦是阳奉阴

违，绝无办法。一次总理见得湘军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们

当时有四句很伤心的话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

不得埋。”但刘杨部下却盘据要津，把全省财政通通拿在手上，简

直不肯放松一点给湘军可以生存。记得有一天，总理在军事会议

席上有过十分沉痛的话，他说“：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

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

回到广州，正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

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

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

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 我的家乡，我是帽子，来蹂

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

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是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

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

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当时杨刘诸人听见了这话都说

“大元帅今天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都服从你就是了”。总

理因此才提出财政统一的办法。这个议案当时是一致通过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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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点没有实行，各军依然是就自己势力所能及的，就随意抢

收分割了去 月，到底是毫无办法。到 日，总理决定北伐，委

廖仲恺同志做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又兼广东财政厅长，把财政

全权交廖同志一人负荷，总理就和谭延闿同志出发到韶关。当时

廖同志有一个通电是很沉痛的，电中说及广东的财政情形，如果

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拿现在的收入借给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

军仍旧是任由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

队不能打战，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这电的目的在劝

各军交还财权，各军也跟着发出许多响应的电，但却止是一个空

言，没有一个人肯交一个钱出来。廖先生因此亲到韶关，再见总

理，说明在这个情形之下，叫他做财政当局也是无用的，不特不

能实行什么财政计划，就想筹一点饷也是没法的；与其使他做财

政当局，不过是空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他辞职，还容

易使人民知道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财政当局，

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实心从事政

治训练的工作。这时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是这样情形，简直

是万事都无从办起，与第一次大会以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自

从蒋介石同志受总理命令组织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和廖同志及各

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业打好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此事蒋介

石同志另有报告，此时不必详说。此外还有两件大事也于革命事

业的基础有极大的关系，而且和军事是联络在一起的，一是外交

方针；一是农工运动。农工运动中央党部另有报告，如今把外交

方针叙述一过。

要叙述外交方针，必要补说总理联俄一切的经过。本来总理

致力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国之自由

平等，便不能不取销不平等条约。既要取销不平等条约，便一定要

问到这些不平等条约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由此推究，即知从鸦片

战争后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后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一直到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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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联军后的辛丑条约，以至民国 年的日本二十一条件，都分明

是帝国主义者之作祟。故此反对帝国主义，实是总理的、亦即本

党的向来目的。不过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销

不平等条约这一个口号，到民 月国元年 日，总理就职临时大

总统宣言才说出“：吾人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同时要享文明国应

享之权利”这两句话，实在即是取销不平等条约的真义。不平等

条约的罪过，就是要中国单尽义务而绝无权利；所以那时虽没有

明言取销不平等条约，但单这两句话说起来，已很惹起外人的注

目了。民元 月，总理辞职来到上海，赴过一次租界外人的欢迎

会，就已经直白说过，他所要求于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

我们中国；这可说是中国取销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声。但从这日起，

外人的报纸便开始讪笑总理，决心帮助袁贼世凯去反对中国的革

命党了。外国帝国主义者更答应袁贼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东

南的战事；袁贼即利用大借款以扫平东南几省的革命党，因此有

民五的洪宪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再利用段祺瑞给以参战借款

及各 万万以维持日人之二十一条件。此时可说已是革命种借款

党与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的时期，无法而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

国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攻击苏俄，诋之为过激，诬

之为地狱；但那时总理便说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国、

协商国都一定失败，民七总理在广州辞去大元帅职，复回上海，因

为深恨帝国主义者之日日把苏俄造谣，曾打一个电与苏俄，庆祝

他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去奋斗。其时世界上的交通机关都在帝

国主义者的掌握，电报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托美洲的华侨

同志打给俄国。列宁此时正在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

总理这一封电，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

总理与俄国的同志虽然在欧洲亡命时也曾有会过面，彼此讨论过

革命的事业，知道他们的旨趣，但打电致意，却以此为第一次。

到民九、民十间，苏俄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封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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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余力来帮助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列宁更决定了两个

计划：（一）对西方的被压迫阶级，助他们联合起来；（二）对东

方的被压迫民族，也助他们联合起来。他派到东方的同志有一个

叫做马林，马林在民十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师次桂林，马林

去见他，总理当时曾打一封电到广州给廖仲恺同志和兄弟两人，说

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

定能够实行；并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

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

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

高兴。这便是总理联俄的起点了。可是马林由桂林来到广州以后，

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掉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暗

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

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并且他断定香港帝国主

义者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

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对别人如何说则不得而知。

是时中国共产党曾和吴佩孚有过来往，马林也曾去见吴，他说吴

的才力比陈炯明高过十倍，但可惜他总不懂什么是政治。兄弟因

此联想及以前曾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李大钊同志不该和吴佩孚来

他往。须知道在那时候李还未加入本党 拿共产党员资格与吴来

往确是有的，他想用吴帮助共产党做国民革命事业，这也是革命

党常有之事，有什么可以反对 日以后，月年。一直到民国

月 以后亡命上海，其时中国共产党员很替总总理蒙难广州，

理抱不平，才陆续来加入本党。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

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

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

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从

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便多起来了，后来苏俄又派越

飞到中国，他到上海时曾见总理，并且曾联合发表一个宣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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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承认中国现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不久越飞因为抱病，

由上海到日本东京，总理命廖仲恺同志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

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

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

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 年春间，廖同志由所以

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

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中实有原故的。因为有一个月之久，

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

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

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斯基诸人，经过一

番切实的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后日

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国携

手了，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

非帮助本党不可，非帮助总理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来到广

东。其时正当陈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

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才把他打退，鲍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

月本党许多，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 年 改组之事。可惜

的在第一次大会时，恰正接了列宁逝世的凶耗，总理当时甚觉悲

痛，曾停会两天志哀，并亲自出席追悼列宁大会，演说他哀悼列

宁的感想。大家须知，这时各国还没有一国承认苏俄，虽然第二

国际的首领麦唐纳正在初就英内阁总理之职，但和苏俄还未有恢

复国际的关系，而我们广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为列宁开追悼会

了。其后俄国复派加拉罕到中国，商量中俄协定事情，苏俄当时

本也知道如果和广州商量，这个协定很可以使中俄关系更加明了，

但我们的政府尚在实力未充，即使订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

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确实的取销一切不平等条约，便和

什么人订定也都是于中国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

表订定了中俄协定。其时兄弟刚奉总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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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北方党务，曾和加拉罕谈过，他直说他也晓得曹锟不能代

表中国的，不过利用曹锟现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关系，把从前

俄皇时代订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通通取销，先把此事作一个结束

而已。中俄协定成功后，更使本党与苏俄的感情又深一点。但因

此同时更受帝国主义者的污蔑，他们见得本党联俄，无法破坏，就

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国文报纸日日造谣，犹以为未足，更

想到利 月 日商团之变。此事用实力来破坏，因此遂有是年

原委 月：因为 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由粤汉路管

理许崇灏介绍到军政部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到

天，大批枪械便已由挪威船运载入口；总理当时非常震怒，因为

各国卖给军火与中国人民，必须先得到中国政府之许可，才可以

订立合同，如今领到执照止是 天，枪械便已入口，显然是老早

交易妥当，且已经运到，不过等候骗到执照，才火速进来。所以

总理便把枪械扣起，并且从严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团之罢市，英

月 日致一件类似哀的美敦国帝国主义者竟敢公然于 的通牒

给我们的外交部，说是听闻我们已定开炮攻打商团，如果是事实，

英国的海军司令官也就命令舰队开炮攻打我们的官吏。这般通牒，

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

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可是因为当日的环境太恶，也不得不要

对于商团委曲求全，这也并不是因为怕外人的势力，实在因为杨

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这班骄兵悍将已经和商团勾结，不肯奉总

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团，而商团因为恃在他们有两个后盾：（一）是

英国帝国主义者；（二）是我们政府统治下的骄兵悍将。晓得我们

日的惨案，商团挟持枪械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 月 ，把

双十节徒手巡行的学生、农民、工人肆行屠杀，连死及伤至有数

十人之众，政府至是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尚能调动的军队如

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樊钟秀的豫军

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合拢起来，于是月 日才把商团打倒。因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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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得很迅速的缘故，到后来商团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说：

“已经完了，来不及了。”这便是商团勾结帝国主义来推倒革命政

府的一段故事。商团之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所以利

用商团做工具，固然因为总理以联俄为外交方针，故不惜百端破

坏；然农工运动之主张，早已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中解释明白，是

年并曾开过实业讲演会，说明了总理的实业计划和本党的政纲，一

面帮助农工，一面也保卫商民，不用说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两项

政策，于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利，而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正

是对于经济落后的现象为对症发药。无如那些土豪买办，却着实

冥顽不灵，认为这就是过激，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顽不灵的状

态，恰如从前官僚绅士反对民主制度，认为犯上作乱一般，遂至

不恤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反噬革命政府。当时革命政府外则受

帝国主义之欺侮，与北洋军阀之压迫，叛军之侵扰，内则受骄兵

悍将之牵掣，土豪买办之毒螫，真真是重重迫胁，几乎窒息。在

此时期，本党除了忍辱负重，准备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实无何

等表现。是为第一个时期。

现在要说到第二个时期了：这个时期是由总理北上起至逝世

止。总理北上之目的，当时很多人以为总理是要和军阀合作，和

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去分政权，这是错的；但是总理也知道国人

会有这种误会，故此到了上海之后，便邀上海全体新闻记者谈话，

说道“：我这次北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

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由这一段

话看来，就可知道总理北上之目的是早已决定的了。当时总理还

说道“：我负着这个责任北上，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

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随后总理并且曾到日本，要求日本民众也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取销不平等条约，所有

议论都载在《孙中山先生经过日本之言论》一书，不必详细报告。

原本总理到上海时已受租界外人的压迫，后来由日本到天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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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竟不许总理通过法租界，更不许在法租界住。北洋的军阀因

此便说总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总理的主张和帝国主义

是针锋相对的，当然会引起的反动。记得当时张作霖也曾和兄弟

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

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

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

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当时我答他说：

“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呢？因为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

等待我，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 张作霖至此，见语不投要好的。”

机，便不再说了。因为他们这时正在和外交团商量，把尊重不平

等条约做承认临时执政的条 月件。到 日，许世英、叶恭绰

两人到天津见总理，总理这时的病略好一点，就问他：“听说临时

执政已经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呢？”许、叶

两人答：“是的。”总理当时便很生气，说话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

我劝总理不必再多说话，总理才对我说：“你和他们说去罢。”总

理在这时候，虽然是病，从未有发过热，自从听了段祺瑞接受外

交通牒这一段话，着实生气，是晚便发热起来。固然总理所患的

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当时病的加重，可以说是实

在因这一气的。后来我和许世英、叶恭绰两人说：“取销不平等条

约这事，原不只是孙先生的主张，自巴黎和会就已经提出；后来

因为巴黎和会会长克里满梭说，这事不是巴黎和会所能解决的，可

以留待将来国际联盟去解决，所以和会才把这案保留；以后到华

府会议，我国还是提出的。这是全国国民的运动，你们单是要弄

稳一个执政的地位，并连这件大事也轻轻去掉，如何做得？”他两

人问我怎样办？我说：“你们执政覆牒可以说，外交团的来牒暂时

可以承认；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是全国民众的要求，我们也

是一定要做的，现在执政正和广州革命政府的领袖孙先生合作，孙

先生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为当务之急的，执政当然同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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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帮助的。”如此可谓最低限度的让步了。许叶二人都说“：好，

我们就这样告诉执政，这样办罢。”是晚我们把此事报告总理，总

理说且看他们怎样再算。谁知他们后来对于此事竟没有办到。

日，总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月 时总理是打算病好再

来奋斗的，不料段祺瑞此时却主张召集善后会议，以替代国民会

议的预备会议。总理为委曲求全起见，于 年 月 日通电

（就是令人注意的筱电），主张善后会议应加入职业团体代表，以

为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即是有真正的民众主张在内，则我们的预

备会议的主张，也可以退让；谁知段祺瑞对这一点也没有诚意，所

以总理才吩咐党员不许加入 月善后会议。到 日，总理的病愈

重了，其时就有一部分的不肖党员，不遵党的决议，加入善后会

议；至于冯自由、江维藩等又组织什么同志俱乐部，不惜变节卖

身，以达他升官发财的目的，这班人还说我们利用总理的病以破

坏孙段合作呢。以上就是总理和段祺瑞绝交的原因。总理开国民

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虽然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不

能实现，然一般民众却已为总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拥护此

两大主张。所以总理逝世之后，北京民众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

来，各处反抗帝国主义之高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运动，都是总理

所播下的种子；总理虽然赍志以没，然其成功已不远了。

如今更说到第三个时期：自从总理北上以后，陈炯明以为有

机可乘，又想作怪了。本来总理当出师北伐的时候，已经早把围

困惠州、并驻扎石龙的军队撤退，希望陈炯明也捐除成见，向福

建方面进展。但陈炯明却反因此天天造谣，说某日解惠州之围，某

日克复博罗，某日克复石龙，到后来晓得总理病重，更加欢喜，一

面联络滇桂军做内应，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勾结曾

毓隽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帮助他攻打广州，因此才有去 月间年

陈军攻广州的事情。此时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担任保障北江，许

汝为、蒋介石、廖仲恺几个同志出发东江，原约杨希闵、刘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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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担任破敌的；无如杨刘袖手作壁上观，遂不能不单独作战，卒

把陈军驱逐出潮汕以外。这事末始，蒋介石同志当有报告，故不

多说。自从东江平定以后，就发现杨希闵、范石生等与林虎来往

的函电，知道他们通敌的情形，这是陈铭枢旅长攻入兴宁以后，在

林虎的司令部内找着的；此外更发觉了刘震寰亲到云南见唐继尧，

叫他派遣云南军队攻打广西、直下广东的密谋，一路龙云带兵从

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继尧带兵从桂林入桂；杨希闵却驻香港与帝

国主义者勾结，更和广东的劣绅买办勾结，叫他们打电给北京政

府，推戴他做广东督理。这般的阴谋毒计，已酝酿成熟，当时留

在广州的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觉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头和

许、蒋、廖诸同志商量，决定推倒杨刘的计划。关于军事的动作，

也留待蒋介石同志报告，现在所说的只是政治上的设施。因为我

们觉得如果单 年来的恶化政治不能根本改是打倒杨刘，而民国

日由中月造，也是无用，所以在去年 央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

的决议案，大致说明我们欲整顿中国，必先从整理广东入手；而

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

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本党

政治的训练。这决议案定了之后，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

胡汉民同志立即接受，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下了实行的决心，再

由兄弟到汕头见许、蒋各同志报告一切，大家都以为这决议案无

日论如何要尽力使之完全实现，所以 月 以后，便开始攻击杨

日，杨刘打倒，我们便着手于国民政刘。 月 府之组织，大家

有过极重要的商量，就是议决采用委员制。这个意思本来不自此

日总理入协和病院以后，在北京开过时才有的，自去年 月 一

次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张在总理逝世以后要实行

委员制的，和在广东政治委员的意思都是一样。因为总理在时，在

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在本国有这个元首；总理逝世以后，实在

再无人可继，而且在本党总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说明是：“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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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并不是说本党设

总理一人的。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本党总章草案原没有第四章

那一章的，因为总理决心改组本党的意思，实在要把党的责任交

付给全体同志；但大会各代表都请求总理加入第四章，就是关于

总理的那一章，因为总理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中国的革命事业

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

为唯一之领袖。总理逝世之后，本党不复有总理了，推之以党治

国的理论，则国家亦不复有元首了，而且就现在世界来说，也推

委员制为比较好些；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

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则委员制实为适应时势的要求。可

是决议以后，为什么许久还不实行呢？就是因为其时杨刘还盘踞

广东，如果即时实行，他们一定有份列入委员，岂不是又把我们

彻底改造了的计划通盘弄坏？故此直到 月中旬杨刘走后，才提

出实行委员制这个问题。我们正想趁这个时候从事种种建设，不

幸于 月 日又有沙基的惨案发生，那天我们的民众止是一个巡

行，是响应五卅上海惨案及汉口、九江各地惨案的巡行，实在毫

无挑衅的意思；现在有些帝国主义者说我们首先开枪，但试想我

们如果有挑衅的意思，断不至于将巡行群众都作密集队伍，凡是

稍有军事常识的都不会有这样做法。故此我们挑衅之说，不待辩

而自明了。但是帝国主义为何又向我们挑衅呢？我们敢断定：这

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民众的一种示威。我们打倒杨刘不过旬日，便

遇着这样的帝国主义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时候了；我们那时是

准备着牺牲的，就是失败 月 日国民政府便也不及计的，所以

宣告成立，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国民政府的委员会组织妥当；二

是把军事委员会组织妥当，把各种地方军的名目通通取销，一律

改为国民革命军，因为总理遗嘱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国民革命

凡四十年”，所以就拿国民革命四字做军队的名称。我们做统一军

政的计划，做统一财政的计划。至于民众方面，我们努力帮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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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罢工的工人，共同对待帝国主义作一个极大的反抗，这些都是

月 日以后我们所做的事。可是我们一面努力，敌人却也一面给

我们很多的障碍，香港政府对于国民政府更出尽诸多方法去破坏，

他们以为国民政府一倒，罢工便不能持久；同时骄兵悍将也在反

对军事统一的进行，如魏邦平、梁鸿楷等就利用土军排斥客军的

月底口号，以从事反动。本来在 、 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同志已

率兵由汕头、经海陆丰以赴平山、淡水，许汝为同志尚在汕头，魏

邦平去见他，张国桢带杨坤如也去见他，商量两个条件：（一）由

魏担任联络粤籍军官，一致拥戴许同志；（二）由张担任联络叶举、

等一致拥熊略、洪兆麟、林虎 戴许同志。当时许同志以为他们真

他们的要求，叫魏回到广州帮正要拥护他，便受了 助粤军攻打杨

刘；杨刘既倒，又叫莫雄带领全旅送杨坤如回到惠州。当时守惠

州的骆凤翔，本来派人到大本营输诚，许同志吩咐莫雄与杨坤如

同守惠州，实是还不能相信杨坤如的，所以特叫莫雄监视着他；谁

知莫自送杨到惠州后，便调他的全旅开回石龙，然后自己回到广

州见许同志；许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在惠州？他答既然总司令相信

杨达波，便不要监视他；许同志也没奈他何，实则莫之与杨是早

已约定的了。至于他们所以说排斥客军，因为其时蒋介石、谭组

庵、朱益之几位最努力的革命同志，都不是广东人，故此仿出此

等口号来排斥他。其实此等口号还是假的，他们实因为要保持往

日割据地盘、霸收税项这种势力，如今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

将要实行军事统一、财政统一，他们骄兵悍将的运命就要完了，所

以他们就决定非推倒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不可；排斥客军便是

一种推倒的方法，因为如此便好藉主客之见，实行拆台。此外和

一般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来共同作祟，因为国民政府以廉洁做表率，

以实行民政统一，此于贪官污吏又是大不利的。兄弟当时曾说过：

“如果民政不能统一，固然是广东之祸；但如果仍容那些贪官污吏

存在，则民政统一不过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更好机会。”他们听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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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消息，更不得不着急起来。我们一方面决心努力实行本党各种

议决案，他们一方面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便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

月初结来实行破坏。当 间我们已接有报告说：文华堂一班人已

经决议要杀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但因为没有凭据，只

能加以防范；廖同志曾说：“我们天天同民众接近，如何防范得许

多，止有听他来便了。”及至 月 晚上，政治委员会会议散后，

廖先生对兄弟说：“你现在仍是照常一个人出入，未免太疏忽了，

要找些卫士才好。”兄弟说：“我是一个党员，此次才以中央执行

委员列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就带卫队出入，是不好看的；而且你

也没有卫士。”他说“：我这两天已预备了三个人了。”他并且笑着

是常听说“：听闻人家要用手机关杀我们，用手枪炸弹 见的，若是

用手机关枪却新鲜得很 月 日早上，廖同志。”不料到第二天

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果然就给六七个凶徒乱枪打死，凶徒陈

顺给廖同志的卫士打伤，当场捉获，在他身上搜着手枪及证据多

种，这件案才找出个头绪。查得这支手枪，实是朱卓文常用的，所

用的子弹果然是手机关子弹，廖案的全部，将来结束时，当有更

详细的报告，现在不过说个大略。在廖案发生的当日，中央执行

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开过一个联席会议，指定

许汝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对政治、军事、警

察有全权办理。当日晚上，我们三人正在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办

公室商量应付时局方法，梁鸿楷在室外直对吴铁城同志说：“现在

政府派许、汪、蒋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很妥当的，听说廖仲恺

之死，完全因为主张共产，朱卓文果是为反对共产而打死廖仲恺

的，怕什么不敢承认，承认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替他帮忙，请你

告诉特别委员会三位，此案还是松一点好。”吴铁城当时听到这话

十分惊讶，不久就来见我们，把这事照直报告我们。由此知道此

案关涉甚大，不止是文华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报告：

文华堂一班人胡毅生等连日晚上去魏邦平家里会议，夜深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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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李福林军长特来见许同志说：“现有一事不能不来报告，因为胡

毅生告诉我，现在党军已由粤汉铁路开向河南是要来打福军的，你

们须准备才好。同 月初时并有一个证人到来，他可以作证，说

间曾在文华堂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处，口

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当时以为他们是随口乱说的，不料他

们真做出来。”我 日们得这几种报告，知道事已紧急，便即于

晚上下令捕拿文华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当拿到林直勉后，由

检察委员 月年会问他，他总不答。我们因他是一个老党员，

日曾救总理出险，所以从优看待他。有一日检察委员亲到他房

里同他说话，一个人造事要敢作敢当，你既造了，何必不说？他

才说：在检察委员会问我，我是不说的；如今既然到房中来问我，

我便说出来。他遂写了十几张的供词，如今还存在廖案审判委员

会。供词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来的主张，但谋杀一事却没

有知道，他绝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结果就即是要杀廖同志，因

为廖同志是肯负责任人，愈有人攻击他，他愈是要干的。受人攻

击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气来推倒他，如廖同志这种人，想用

空气来推倒他是没用的，其结果非把他杀死不止。供词中还有一

段话是说当他参预推倒廖同志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这事是一定成

功的，香 万元的帮助；林直勉听见这话，很觉港方面可以有

得不安，以后就托病不再管这事。这算是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

万元这句话，实和当日拿着的杨锦龙的供词是一样的；杨曾供

出他当初本不敢参与这事，后来胡毅生说香港有 万元的帮助，

他才决心参与的。可见此事是很确实的了。至于胡毅生被党军到

宅逮捕时，当他对兵士诡说：毅生现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兵士受

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

乘机跑了。胡汉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变，非常痛心，因为林直

勉、胡毅生都是向来听他的话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于外间

对于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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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捕拿文华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余胡毅生、

这日还又拿了张林树巍、魏邦平诸人都拿不着，我们在 国桢、

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一班作恶的军官，并解散了他们在省的

部队。梁鸿楷、杨锦龙的罪状，上头已经说过；梁士锋绰号梁土

匪，和杨锦龙是一起的。这几个人拿了之后，张国桢便来见许同

志，说他对于此事早已晓得，两星期前，魏邦平、梁鸿楷、杨锦

龙、梁士锋曾在他家商议如何推倒国民政府，并连许同志也要推

倒，当时他劝他们不可推倒许同志，以致失了主脑等语，许同志

以为张国桢现这样说，总还不是与谋的。蒋介石同志则以为张国

桢做建国粤军第五师师长，既然在两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来

报告，便不至闹出如此大祸，于今才来报告，显是明知梁杨梁诸

人被拿，故急来卸脱，而且既然在他家会议，如何不算与谋？这

等人倘不拿，那里还有国法？于是便把张国桢拿了。兄弟对于此

点，与蒋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捕拿一班作恶军官的事。梁鸿

楷被拿之后，兄弟等随命李军长济深前赴江门将梁鸿楷所部妥为

处置。兄弟等办理此事，颇受外间一班人的攻击，究竟办理得当

与否？还要求大会的评判。不过也要要求大会明白，如果当时不

这样认真办理，则国民政府必已为一班反革命分子勾结帝国主义

所推倒。他们的督理省长都早已预备好的了，当时虽然因为这样

办理镇压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复生，这实是本党极大的牺

牲。各位代表如果赞成兄弟的提议，请起立致哀（。当时全体代表

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谭延闿同志及报告者

汪精卫同志皆泣下。）

日以自从 月 后，广州的形势更严重了，陈炯明的军队在

东江方面有卷土重来之势，重征东江已是刻不容缓；可是广九铁

路沿路有郑润琦、莫雄、许济等屯驻共有三师之众。郑润琦原是

魏邦平的旅长，在广宁勾结土豪，残杀农民，是一个反革命的粤

军师长；莫雄和杨坤如有联络，上头已经说过。 月中旬，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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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队已由海陆丰长驱直进，冯轶裴和余鹰扬都已陆续退至平山、

淡水，在这种严重形势之下，如果蒋介石同志统率党军出发东江，

必须经过广九路，郑润琦、莫雄已经约定：等他经过，立即截断

他的归路，杨坤如坚守惠州以当其前，熊略、叶举、洪兆麟、林

虎分路并进，党军虽然善战，究竟前后受敌，进退无路。各位想

想：这条计策狠毒不狠毒？幸而在那时候，郑润琦、莫雄的叛迹

已渐渐暴露，而许济部下之谭曙卿、陆瑞荣等同志都是深明大义

的，他们说道：“如果政府不用他们，就此遣散好了；若是还用他

们，他是不能和郑润琦、莫雄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蒋介石同

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决定办法，并在政治委员会开秘密会议通

过，下令把郑润琦、莫雄所部一律缴械。这是 月 日的事。许

汝为同志见得所部军队这样不肖，气忿极了，便提出辞职，径赴

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实，无论许同志在这里与不在这里，兄

月弟 日以后，原本可以出兵东江了，但不幸都是这样说的。

又有熊克武的事件。本来去年春间，陈铭枢旅长攻破兴宁时候，在

林虎司令部里发见了 年冬间但懋辛写给林虎的一封信，信里所

说都是联合滇桂军反对先总理的话。但 辛是熊克武的死党，又

是奉熊克武的命令来广州的，原来却摆布出如此的阴谋，所以去

年夏间熊克武有电来说要携带所部就食来粤，我们听见已经是不

放心了；不过因他也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正受赵恒惕的压迫，不

能不勉为收容，且以为他经了这番挫折，也许有些觉悟了，所以

便指定连县、连山、阳山这几县给他驻扎。这几县原是朱益之同

志部下的驻地，我们请朱同志让给他的，他以为三县还不够，又

将乳源给他；朱同志部则退至四会、广宁，所有这几县的收入都

万元给他造军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拨款 给他。这

是 月 日以后的事。如果他和我们诚意合作，当然不会发生别

月 日就出了一件重大变项问题的；谁知到 故：陈炯明的代表

张识万这天来见朱益之同志，直说现在的事体陈兢公早和熊锦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